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三曰：友奠。单童在其昔日朋友祭奠时，表现出亲疏远近各不一般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 1段唱腔、第 7段唱腔、第 8段唱腔虽然同属单童以场内人物身份和观众的
对话交流，主要内容为内心世界的唱腔表述，但因不同时间、不同内容而又速
度、语气、抑扬各不一般。  
  三是彰显个人演唱风格。张健民先生的花脸唱腔曾因吸收秦腔老生的唱法
使用共鸣，显有仓劲、刚强，又有利落、高亢。在演唱这出以苦音唱腔为主的
折子戏时，贴切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。在演唱双锤、带板和紧双锤、紧带板这
些节奏很强、梆子紧逼的唱腔时，他那吐字清晰、顿挫分明的特色表露无遗。
特别令人心仪的是，他面对几人的诉说性苦音双锤唱腔达到了语境化、人情
化、生活化，避免了生硬、抽象、呆板，就象与观众坐在一起单个叙话，听起
来刚柔相济、抑扬有变、顿挫分明，能够声声入耳，句句舒心。极为典型的是
招呼徐茂功、程咬金近前来有话要讲时的留板转歇板使用轻轻的“低吟”，表
现了单童威武英雄背后的柔弱有情，揭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，恐怕不是任何花
脸都能有这样的匠心了。  
  演唱这出极吃功力的花脸戏确属不易，没有长期的苦苦修炼实难承担。我
也曾经听过先生不同时期的《斩单童》片段，发现其板式安排之不同，可以看
出这出戏是先生多年积累、锤炼的结晶。张健民先生以其多年积累形成的扎实
功力和独特技巧为我们留下了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宝，唯愿它在秦腔艺术的殿堂
里再放光辉。 
 
